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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蔽 青 年” 中 的“隐 蔽” 来 源 于 日 语

“Hikikomori”，在英文中被译为“Social Withdrawal”，

用以描述长期隐居在家中、不工作、不上学、不就业

的群体。隐蔽青年最初被认为是日本文化语境下所

特有的症候群。近年来，类似现象也出现在韩国，

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甚至西方国家。因此，对于

隐蔽青年的研究逐渐成为了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

学和精神病理学等领域的热点。本文将对相关研究

作一综述。

一、隐蔽青年的定义

尽管过去十几年对于隐蔽青年的研究在不断深

入，但学者们对于隐蔽青年还存在争议，研究结果

也呈现出多样性，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者们对

于隐蔽青年的定义标准尚未达成共识。

日本精神医师 Tamaki Saito 在 1978 年的一本著

作中最早使用了“隐蔽青年”一词。他将隐蔽青年

描述为躲在家中时间长达 6 个月以上，通常发生在

20 多岁中后期，现有精神障碍不能解释这种社会退

缩。在 2003 年日本政府颁布的隐蔽青年指导手册

中，将隐蔽青年定义为：以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

上学和工作没有兴趣和意愿；症状长达 6 个月以上；

排除精神分裂症、心理延迟发展等其他心理障碍；

排除不愿上学或工作，但保持个人关系的人群［1］。

而在 2010 年 5 月，由日本政府支持的一个研究小组

公布的 Hikikomori 的评估和治疗指南中，将其定义

为：一种在自己的家中隐居，避免各种社交场合（如

上学、工作、在家庭外进行社交活动等）的现象，至

少持续 6 个月［2］。

在讨论此类人群中，常常会将他们和 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 不 接 受 就

业、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或“啃老族”相提并论，

但隐蔽青年更强调社会交往方面的损害。当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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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般认为 NEET 和 Hikikomori 都表现出偏离主流

文化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心理倾向，两者之间的

差异只是程度的问题。

目前对于隐蔽青年定义的争议主要在于以下几

点。首先，2003 年的标准强调需要排除精神分裂症

和任何已知的精神障碍，而 2010 年的标准并不强调

这一点，反映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似乎还没有就精

神障碍与青年社会退缩行为的共病问题达成共识。

有学者提出，可以将隐蔽青年分为两种类型：原发

性隐蔽青年和继发性隐蔽青年［3］。原发性隐蔽青年

是指患者的症状能排除现有的精神障碍诊断，而继

发性隐蔽青年是指患者的症状由一种或两种以上现

有的被认可的精神障碍所导致。其次，在问题的严

重程度上，是否一定要严格强调当事人“几乎整天

呆在家里”，事实上在一些研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比如在一些调查中会将整天待在网吧也视为社会退

缩的表现。有学者认为隐蔽青年可以分为“硬”和

“软”两类，前者从不离开他们的房间，不与家庭成

员交谈；后者偶尔会外出与其他人交谈［4］。同时，

这类人也可能通过网络依然保留一定的人际交往。

最后，Wong 等［5］发现社会退缩满 3 个月和 6 个月以

上的年轻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建议缩短

6 个月的时间要求，以便提高对青年人社会退缩潜

在问题后果的早期识别。然而，无论对青年社会退

缩持续时间的正式定义如何，由于对社会退缩的不

同理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甚至将社会退缩理解

为正常，比如“休息”，这给确定准确的持续时间带

了困难。

二、发生率

隐蔽青年一开始被认为是日本文化语境下出

现的文化综合征，日本的一项关于隐蔽青年的流行

病学调查发现，日本成年人的终身发生率约 1.2%，

20～49岁受访者经历6个月以上社交退缩的发生率

是1.2%，20～29岁青年的社会退缩的发生率是2%［6］。

2016 年的调查估计，年龄在 15～39 岁的隐蔽青年的

数量达到了 541 000 人［7］。这些隐蔽青年的平均年

龄为 33.24 岁，社会退缩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10.22 年，

男性占 63%～81%［8-10］。

在日本之外，一些东亚国家与地区，甚至一些

欧洲国家也出现了隐蔽青年案例的报道，显示出跨

文化的特点。一项法国的回顾性研究观察到，隐蔽

青年中男性占 80%，平均年龄为 20.4 岁［11］。另一

项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的隐蔽青年的发生率是

1.2%～2.3%［12］。韩国的一项研究发现，2.3% 的高

中生经历着社会退缩状态［13］。我国香港地区的一

项横断面电话调查研究发现，隐蔽时间超过 6 个月

的隐蔽青年发生率是 1.9%，少于 6 个月的社会退缩

发生率是 2.5%，自我认知没有问题的社会退缩发生

率是 2.6%［14］。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研究，

样本不具有代表性。此外，由于患者隐蔽在家中，

拒绝寻求帮助，研究者很难和他们直接接触，这使

得隐蔽青年的人数难以被证实，增加了研究的困难。

三、与现有精神行为问题的关系

对于隐蔽青年与精神障碍的关系，存在 3 种不

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退出社会是某些年轻人选择

的生活方式，部分年轻人可能更适合通过现代网络

与社会保持联系，而不是传统的社交方式，只要提

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退缩的时间越长，生活质

量反而可能越好［15］。因此，隐蔽青年这个现象不应

该被视为一个问题。

更多的学者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而倾向于

认为 Hikikomori 个体符合 ICD 或 DSM 诊断标准的精

神障碍。比如，隐蔽青年由于常时间与外界隔离，

人际关系受损，并且表现出情绪低落、害怕或者回避

与人的眼神交流等，因此可能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包

括回避型精神障碍、社交焦虑障碍、抑郁症等［15］。另

一方面，隐蔽青年的定义与游戏（网络）成瘾的诊断

标准存在许多重叠的部分，包括社交困难，对学习、

工作失去兴趣［16］。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337 例关

于隐蔽青年的案例只有 1 例不能用 DSM 和 ICD 现有

的精神障碍类别进行诊断［9］。在另一项研究中调查

了 125 例严重社会退缩者［17］，其中 27% 的病例被诊

断为发育障碍，其他常见的诊断包括焦虑症（22%）、

人格障碍（18%）、心境障碍（14%）和精神病（8%）。法

国对 66 例隐蔽青年的调查发现，他们中 73% 存在睡

眠 - 觉醒障碍，37%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3% 被诊

断为心境障碍［18］。Tateno 等［19］在日本的一项调查

显示，大约30%的精神疾病医师认为隐蔽青年可能存

在精神分裂症相关谱系障碍，此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医

师认为这些年轻人符合神经症或者人格与行为障碍。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 Hikikomori 是一种新的诊断

类别［6］。有研究指出现有的精神障碍诊断只能适用于

大部分的案例［1］，并不能包含所有的隐蔽青年案例［20］。

还有研究发现，即使是极端病态的隐蔽青年也与现

有的 DSM 精神障碍存在区别，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

相关的综合征。这一点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

四、评估工具

目前对于隐蔽青年的研究大多通过社工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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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患者进行深度访谈，依据定义对其进行评

估。国外已有的评估工具是 Yukiko Uchida 和 Vinai 

Norasakkunkit 开发的飞特族 - 隐蔽青年风险因素量

表（NEET/Hikikomori Risk Scale，NHR），将隐蔽青年

和飞特族作为一组不同的诊断，但两者都与社会被

边缘化的风险有关。NHR 包含 3 个相关的风险因

素：飞特族生活方式偏好（在日本指有意识的选择不

工作的倾向）、缺乏自信心、不清楚未来的雄心壮志。

共有 53 个条目，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具有较

好的信度［21］。另一个量表是 25 项隐蔽青年调查问

卷（25-item Hikikomori Questionnaire）。 问 卷 包 含 三

个分量表：社交、隔离和情感支持，共有 25 个条目。

在日本成年人样本中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特性和临

床诊断准确性，总量表克伦巴赫系数为 0.96，分量

表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8～0.94，具有较好的信

度［22］。此外，由于隐蔽青年本身缺乏寻求帮助的意

愿，Nonaka 等［23］开发了一个基于家长报告的隐蔽

青年适应行为评估量表（Adaptive Behaviors Scale for 

Hikikomori， ABS-H），工具共有 26 个条目，包含人际

互动、家庭、价值以及社会参与 4 个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达到 0.97。

五、隐蔽青年的相关因素

1. 个体：研究发现，隐蔽青年往往具有低自尊

和回避型人格的特点［10］。性格内向、脾气暴躁的个

体容易发展成隐蔽青年［12，16］。在青春期到成年期

的过渡中，个体无法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选择

退出社会，避免失败。个体缺乏自信心和激情，他

们想要加入社会，但是又害怕被社会评价，或是害

怕失败。个体早期未解决的心理社会危机将在青春

期阶段重新组织或重新整合，以应对身份形成问题。

青年社会退缩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延缓，个体可能

处在身份认同和形成的过渡时期，以重新获得对环

境的控制，并逐渐重建方向和身份［24］。在青春期和

青春期后期，个体的内在需求愈加复杂化，他们受到

来自父母和社会有关学术和专业成就的要求。当他

们未能达到理想要求，退出成了个体更好的选择［25］。

此外，自我意愿不强烈，甚至不知道自己爱好和能

力，自我效能感低，这使得个体低估自己控制事件

的能力，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应聘求职，无

法适应充满竞争的社会。

2. 家庭：社会退缩的行为和回避型依恋有很大

的相关性，儿童由于害怕失败和拒绝，退出社会交往。

早期的父母养育方式影响着个体的社会性发展，父

母的过度忽视会影响儿童对于外界社会的探索和适

应。除了父母的拒绝行为，过度的保护和对儿童生

活的侵入式管理也会导致社会退缩行为。Kato等［26］

指出，日本亲子关系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和母亲极

端的长久的联系，使得子女过度依赖，而难以独立，

这在日文中被称为“甘え”（amae），指一种类似儿童

对母亲撒娇的特殊依赖感情或行为。对于隐蔽青年，

在生命早期阶段建立基本的人际关系技巧似乎是不

充分地，这导致个体难以承受学校的压力以及适应

工作场所的竞争，从而选择逃离社交场合。

家庭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导致个体隐蔽行为的产

生，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个体的隐蔽行为。家庭

动力学观点强调在封闭式的家庭环境中母亲与年轻

成年人的联系，个体无法处理亲子间物理上的分离。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

亚洲社会，年轻人在经济上更依赖父母，家庭允许

甚至是鼓励年轻人的依赖，并且为其提供保护和经

济支持。在几乎一半的案例中，父母关系破裂，年

轻人和母亲住在一起［26］。此外，由于家庭成员内部

缺乏沟通，父母未能及时关注子女的消极情绪。同

时处于成长矛盾期的青少年，一方面想要摆脱父母

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真正独立，从而使得

家庭以消极的方式相处。这些都强化了社会退缩的

持续。

3. 学校：有观点指出，在东亚地区，父母普遍关

注子女的教育，如果孩子学业表现不佳，就可能被

父母和老师所轻视。此外，一些孩子在放学后被迫

参加额外的补习班，这也带来额外的压力。这种过

高的学术期望和激烈的学校竞争会导致孩子们在失

败的时候经历一场自信危机［13］。

另一个学校因素是校园欺凌，同伴排斥会直接

导致个体拒绝上学。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同伴支

持对于个体适应社会、增强归属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个体被同龄人排斥或欺凌，往往会导致个体的孤独

感、自信心受挫，害怕与人交往，渐渐地拒绝上学。

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和劳动市场的根本性变化导致不

规律的就业机会也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隐

蔽青年往往来自于社会的底层，被排斥于教育、就

业和社会福利以外。他们以自我隔离或自我排斥的

方法，减少与他人的交流，以应对人际关系。尤其

在日本社会中，社会压力十分大。这类群体往往对

未来有较低的预期，减少为之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他们对于工作和学习有较低的欲望，害怕与人竞争，

往往沉迷于虚拟的游戏世界，寻求控制感和归属感。

4. 社会：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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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停滞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年轻人

在毕业后寻找工作时遇到困难，无法在社会环境中

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稳定的就业导致了社会

流动性的下降，以及对工作价值的下降感，年轻人变

得越来越社会和边缘化。因此，由于缺乏方向感和

在社会上找不到认同，他们可能会变得孤僻退缩［27］。

此外，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从集体主义到个人

主义的转变，引发了人们内心的内在冲突，即要求

服从的压力和追求个性的冲动［13］。年轻人可能将

不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内化，削弱了个人与社会

的联系，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成为隐蔽青年。

六、干预

隐蔽青年的本质是社会退缩，个体往往拒绝寻

求帮助，传统的治疗设置在隐蔽青年的干预中是存

在困难的。日本政府颁布的隐蔽青年指南中所建

议的干预方法包括家庭支持、隐蔽者的首次交流和

评估；个人支持；参加团体治疗和社会活动实验［2］。

家庭方面的干预主要针对个人和父母，运用暴露，

逐渐增加社会交流。Kato 等［28］认为，应该建立针对

隐蔽青年的父母的教育计划，因为大部分的个案的

第一次咨询都是个体的父母来进行的。由于偏见和

缺乏相关的知识，家庭成员不能正确地应对孩子的

隐蔽问题，不能及时寻求帮助。因此让家长正确了

解隐蔽青年，并且训练相关的沟通技巧，增加和个

体的交流。针对个人的干预，主要是让患者参加小

组。在团体进行人际交往的训练，使得个体掌握一

定的人际技巧。同时，与其他隐蔽者的相似经历可

以使个体减少不安和焦虑，从而愿意尝试和坚持团

体活动；另一种干预隐蔽青年的有效方法是将暴露

疗法和团体工作相结合，治疗师建立一个开放式的

会员俱乐部，构建一个比较安全的可以进行团体交

流的环境。成员可以每天或者一周来一次。通过这

样的小组活动，成员可以逐步提高社交技能，重新

开始融入社会。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动物疗法具

有较好的效果，用动物吸引有社会退缩行为的个体，

帮助他们重新参与社会活动［14］。

当隐蔽青年和其他精神障碍发生共病时，应提

供必需的临床治疗。在特定的案例中，如患者有严

重的精神分裂、抑郁症或社交恐惧等，应考虑住院

治疗［17］。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日本精神病学家

倾向于选择心理治疗，尤其是治疗青少年的隐蔽行

为；而孟加拉国、伊朗和韩国的精神医师首选药物

治疗，环境干预疗法也是很多精神医师的选择，中

国台湾的精神医师选择“自助”作为成年人隐蔽行

为的首选干预方式。

部分隐蔽青年会利用互联网作为交流的平台，

这意味着可以通过网络提供在线咨询服务，为其提

供一个安全的交流平台，提高他们的社会和解决问

题的技能。此外，社会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

隐蔽青年治疗的最终目的是使患者重新融入社会，

这需要社区、家庭、社会相互合作。

七、小结

目前，隐蔽青年现象在国内尚未引起足够的关

注，而国外的质性和实证研究比较多，但是跨地区、

深度的研究比较少，缺乏准确的流行病学数据。其

次对于隐蔽青年的定义和评估标准也存在争议，是

否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障碍也有待研究。但从

现有的案例来看，隐蔽青年呈现出某种群体性症候

群的特征，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隐蔽时间越长，

个体越难重新回到社会。隐蔽青年由于没有固定的

工作和收入来源，往往靠父母的支持，从而可能增

加与父母矛盾冲突。国内尚未有专门的服务机构，

对于这类群体，多是通过社工的寻访和介入。因此，

对于隐蔽青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首先建立一个统

一的定义标准，建立信效度较高的评估工具，能够

有效筛选出这类群体。其次，探索其隐蔽青年产生

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这一群体提供相应的

服务。社会应建立相关的服务机构，能够为隐蔽青

年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并提供适当的干预。隐蔽青

年问题的解决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鼓

励个体参加社会活动，社会也要以宽容的心态接纳

青年重返社会，鼓励其开始新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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